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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刚上小学，小

的没满周岁，他们

两夫妻工作都忙，

就算请个阿姨，总

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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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我妈妈说我女儿特别

像我小时候，她帮我带孩子，

像看着我又长大了一遍。”曾

经看过这样一条网友留言，

让人心里温暖又酸酸的。

这个周日是母亲节，一

个因爱而生的日子。这一

次，我们把目光聚焦“老漂”

妈妈——把儿女辛苦抚养长

大之后，年迈的她们又背井

离乡，帮儿女照顾他们的儿

女。

此前，国家卫计委的流

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

示，在全国2.47亿流动人口

中，流动老人将近 1800 万，

占了 7.2%。照顾晚辈、养

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

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比例

高达43%。

我们对话了几位“老漂”

妈妈，她们的苦乐，并不为大

多数人所知：生活被孙辈彻

底套牢，但付出得越多，反而

越被儿女嫌弃；而当孙辈甜

甜地叫上一声“ 奶奶”“ 外

婆”，她们又喜笑颜开，烦恼

烟消云散。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

“老漂”妈妈，请感恩她们的

付出，并包容她们的不完美。

这个周日，也希望所有

人都能对妈妈说一声，“我爱

你，辛苦了！”

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我们来关注杭城一个特殊的群体——老漂族

一个“老漂”妈妈的一天
早上 7 点 10 分，目送着外孙女点点走进

学校，黄阿姨转身往女儿家走去，这一路要走

上三四十分钟。

“权当锻炼身体了。”清晨的凉风吹动有

些花白的发丝，撩过她已经不再年轻的脸庞，

她顺手一捋，笑着说外孙女没出生的时候，她

有空就去跳广场舞，后来就没时间了，“那时

候想，等点点上小学我就空了，结果又有了豆

豆（外孙）。”

去年二宝出生，刚刚准备轻松一下的黄

阿姨再次被“套牢”，每天的行程几乎要精确

到分钟，耽搁不得。早上 6 点不到，起床、打

扫卫生、准备早餐；6 点 50 分，叫外孙女起

床，催着她洗漱、吃饭；7点10分，送去学校。

“点点马上要参加市里的健身操比赛，每

天得提早30分钟到学校集训，我也得早些起

来。”为了让孩子早上多睡几分钟，女儿在学

校对面买了一套小户型，给黄阿姨夫妻俩

住。这样一来，就又多了一套房子的卫生要

打扫，女儿说请钟点工，她哪里舍得。

早上 7 点 50 分，到女儿家，天气正好，楼

下的小区花园里满是抱着孩子散步的邻居，

黄阿姨跟熟悉的朋友打过招呼，匆匆上楼。

“这会儿豆豆奶奶带着他在小区里遛弯，我正

好打扫卫生、洗衣服。”

“洗衣机洗不干净，我还是喜欢手洗，夏

天衣服薄，洗洗也很快的。”再快，也要洗上一

个多小时。“习惯了，也不累。”她说。因为下

午要去做白内障手术，所以要洗的衣服昨晚

提前洗好了，她总算能坐下来歇一会儿。“要

说累啊，心累。”黄阿姨看了一眼请假回来准

备陪她去做手术的女儿，“喏，我们做这么多，

他们还要嫌弃。”

“也不是嫌弃，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每

次都是为一点点小事吵。”黄阿姨的女儿说，

上次跟妈妈“闹翻”就是为了一盘隔夜菜，女

儿要倒掉，妈妈舍不得，吵起来，气得黄阿姨

打包行李回了湖州老家，说再也不回来。

如果不来杭州，黄阿姨和老伴的日子会

过得很舒服，跟老同学、老战友聚聚，爬爬山、

打打牌。“我还算好，在杭州还有老同学、亲戚，

她爸真是除了家里人一个熟人都没有，每天买

菜烧饭接外孙女放学，都成家庭煮夫了。”

嘴上说再也不来了，两个星期后，黄阿姨

还是回来了。“生气还是生气的，但我们家点点

太贴心了。”一说起外孙女，黄阿姨语气就变软

了。虽然跟女儿吵翻了，但女婿隔三差五带着

外孙女去探望老两口，每次去点点都要悄悄拿

两个水果去给外公外婆吃，“有次还拿了她自

己的两百块零花钱给我，说给外婆用。”

母女没有隔夜仇。“人不来，心里还是想

着他们的，大的刚上小学，小的没满周岁，他们

两夫妻工作都忙，就算请个阿姨，总不放心。”

黄阿姨说，家里每个人都不能少，一个人有事，

这条环环相扣的“工作链”就没法正常运作。

一般来说，上午是最忙的，下午能稍微休

息下，到了晚上又是一波忙碌。

正说着，门外传来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

在楼下遛弯的豆豆回来，黄阿姨人还没站起

来，脸上已经笑开了：“我们豆豆来了，玩得开

不开心啊！”早上10点多，豆豆睡了，差不多12

点左右会醒。她匆匆换了鞋，带好材料，准备去

医院。白内障手术虽然当天就能回家，但第

二天还要复诊，家里一堆事都缺不了人，就像

黄阿姨自己说的，连生病都不敢生，“这回要

不是他奶奶在，我都没时间去动手术。”

黄阿姨在换鞋，她女儿悄悄叮嘱我：“钱

江晚报上能替我说一句话吗？谢谢妈妈，爸

爸妈妈都辛苦了！”

“来，宝宝，给姥姥抱抱！”视频那端，远在千里之外的妈

妈，向我刚满一岁的女儿梦梦伸出手。

“宝贝，摸摸姥爷的鼻子吧！”我爸赶紧凑上来，贴到摄像头

前。而梦梦眨巴着眼睛，疑惑地盯着手机屏幕，突然扑到我婆婆的

怀里大哭起来。婆婆赶紧搂住梦梦，一边安慰我爸妈：“没事，她只

是看你们有点眼生了。”爸妈红了眼圈，视频通话被迅速切断。

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彼此的老家都在千里之外的中

西部城市。为了照顾梦梦，我的婆婆和妈妈，轮流来杭州当

“老漂”。

都说婆媳关系是天底下最难处的关系，在带孩子上，我也

面临一地鸡毛。

从让娃自主入睡还是走着晃着睡，到用不用枕头和学步

车，坚持“科学育儿”的我，因为和老一辈育儿观念不合，屡屡

争吵。有次，因为赌气，婆婆抱着梦梦对她说“你妈妈不要你

了”，这句话引起一场大吵。婆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半

天，而我趴在梦梦的小床前，默默流泪。

其实，我知道婆婆辛苦。公公去世，婆婆把全部的爱倾注

给我们小家庭。她勤俭、爱干净，从早到晚闲不住，洗衣、做

饭、打扫⋯⋯连我摆放的装饰松果，她都要洗净晒干。每天早

上，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婆婆五点多就起床了。我们上班

后，有时梦梦闹腾起来，婆婆连饭都吃不上，只能热个馒头。

梦梦生病时，她就抱着梦梦，靠在床头一整夜。每晚，睡次卧

的她生怕吵到梦梦睡觉，连厕所都不敢上。

我也时常能感觉到她的孤独，有几次很晚了路过她房间，

还能听见手机消息哒哒响起。来杭州后，她加入老家人在杭

州的QQ群，她高兴地告诉我：“有个老乡，就住在我们隔壁小

区！”她最大的乐趣，是每天下午遛娃时，能和小区其他带娃的

老人聊上几句。

我妈妈时常担心我和婆婆起争执。她也想常住杭州，但

无奈我爸身体不好。在杭州的日子里，妈妈两头操心。如果

哪天打电话给我爸没接通，她就紧张得额头冒汗。原本身体

健康的她，被诊断为高血压，心理测试也显示，她有轻到中度

的焦虑症。

也只有回到老家，两位老漂妈妈，能回归她们原本的生

活：婆婆爱社交，常常和一帮朋友去户外爬山徒步；我妈则可

以去菜市场买她喜欢的水灵灵的蔬菜，再去江边捎几条刚钓

上来的鱼。

这一年，妈妈飞了九趟，腰不好的婆婆，也被迫坐了好几

趟高铁往返。

今年过年，爸爸也来杭州了。他们怕打扰我们，偷偷掏钱

在对面的酒店公寓订了房，住着并不舒服，但妈妈笑呵呵地

说：“你们在哪，家就在哪里啊！”

大年夜前，妈妈问我要了一个小小的福字，还拿了几枝绿

萝回酒店。之后我抱着梦梦去看他们，妈妈把房间收拾得很

干净，墙上贴着福字，绿萝插在瓶里，竟有几分家的样子。那

一刻，不知为何，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的两个老漂妈妈：
一个辛苦而孤独
一个焦虑而操劳
●讲述人：杨桃，85后

杭 州 某 小 区

的“老漂族”

在带娃。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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